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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场方寸间 舞台大天地——素描浙越（兼记五一“老人越剧

周”） 
李莉 

《戏文》2004 年 

- 

     

  五一前夕，得知浙江越剧团将推出“老人越剧周”时，我跟姐商量：“要么我

们叫外公来杭州看戏？有四出戏呢，而且白天也演。”姐笑：“到咱们村里演还差

不多，这么远，外公怎么会过来？”我想想也是，八十多的老外公从未出过远门，

即使来了杭州，他又怎么能住得惯。转念之余，我说：“那咱们请剧团到咱家乡去

演吧。”姐开怀：“好啊，你去请请看。”……  

  转眼“五一”已至，未曾请得外公来杭州，我自己倒是一出戏不落地看了下

来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剧场见闻  

  连日来，在剧场，与往常看戏迥异的是满剧场的老年人，他们走着告着，有的

说，今日是第一次进剧场，多亏有浙越的这个老人越剧周；有的说，女儿给她买了

票，今日欢欢喜喜看戏来。相识的、不相识的老人们——脸上写着心愿得偿的喜

悦、溢着有戏可看的简单的满足。  

  我猛然震颤，辛劳一辈的老人啊，是被我们所谓的年轻戏迷忽视了太多太久，

是我们的文艺、我们的剧团太久习惯了高昂的文艺服务的口号？却忘了，真正的观

众在百姓老人之间，还有真真切切的老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。  

  身为年轻戏迷，习惯了在剧场奔走穿梭、为心中的演员偶像叫喊，习惯了拥上

后台找戏曲明星合影签名，我们惯称自己为中国戏曲的拥护者、年轻一代的继承

者，然而，我们竟然忽视了对戏曲爱得真切、爱得朴素的老人们。  

  这是我进剧场第一回碰上这样的场景：没有年轻戏迷的起哄打闹，没有唱到精

彩处的叫好声。虽说有些微的不习惯，可是——看着颤巍巍的八十老太老爷爷，被

五十六十的儿女搀着，手里捏着戏票，找往剧场中的位置；看着工作的儿女西装革

履、时髦装束，带着老人来到剧场，引领他们在座位上坐好，听着她们感慨：终于

能来剧场看一次戏了……此时此刻，若你也在剧场，你心里洋溢的不仅仅是感动！ 

  前日打电话给外公时，得知外公在去市集的路上扭了脚，来不成。此刻，看着

这些老年人，心间不由涌起一股挂牵：“倘若外公能看到这些戏，该多好啊！”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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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间，听见这样的声音：“我是第一次来剧院看戏，前几天啊，我一口气买了五张

票，是前面的，第三排的位置……”原来是一老人跟检票人拉着家常。检票人也乐

其所乐，说：“那是好位置呢！我们这次是专门为老人安排的越剧老戏，票价都很

低，主要是便利老人们看戏。”老人呵呵笑着：“是啊，你们的老人越剧周真好，

因为我买五张票，还给我优惠了呢！我明天后天还要来看。”  

  那是 3日的晚上，五一节的天空不晴朗，暴雨倾盆。我披了雨披骑车去剧院，

到达时全身几乎湿透。抖着雨披上流不断的水，正疑心今天的上座率能有多少时，

便看见老人们陆续来到剧场，丝毫不被风雨所挡。是啊，这么难得的看演出机会，

老人怎么也不舍得错过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舞台人物素

描  

  素来我偏爱女子越剧，喜爱越剧女小生，许是对男女合演的越剧看得少的缘

故。家乡的婺剧多是男女合演的剧团，然婺剧是当年进京的四大徽班之一，其曲调

之高亢和刚劲与京剧不差分毫，所以自小并不觉男女合演有什么别扭。可是，在吴

侬软语的越剧中，我直觉不习惯舞台上男小生的演绎。  

  而，五天的演出看下来，浙越的这批演员令我对男女合演的舞台越剧刮目相看

了。我感觉，掺入男演员对小生、老生角色最本色的演绎，整个剧情所展现的生活

尤其显得真实起来。  

  几出剧目不待一一细说，且取几个浙越人物，作一回素描吧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渭强  

  最初看浙越的男女合演舞台剧是去年年底看的《风雪寒梅李三娘》，那时，因

为对浙小的董柯娣的刘知远的唱腔记忆犹新，所以对华渭强的唱腔表演并未细加留

心。  

  这次，再度看《李三娘》，不由感慨于华渭强无论范派小生、张派老生，皆是

手到擒来、水到渠成的表演。  

  真正为华的演技折服的是他演绎的《画眉》中的老太公，那个顽固地认为只有

孙子能继香烟、承祖业的颜家太公，往前弓成 90 度的腰，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，每

次出场都有代表性的唱词：“老汉活到***，阎王请我去***，我说……”一字一

顿，一种倔强、一种诙谐透露在言语之间。  

  画眉捧着书本在窗外偷听父亲讲课，颜太公是厉声厉色责令她回家去，说女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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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家么，乖乖呆在家，等大了出嫁就是了，一个陪钱货，读什么书？！而，对孙

子，他是提着蟋蟀一路来到课堂外，召唤孙子出来玩。有母亲送来的点心羹、有父

亲送来的月饼，子龙仗着颜家单丁孙子的身份，在千般宠、万般溺下，又怎么可能

求上进？  

  便是这样一个孙子渐渐长大，偷了父亲的生意本钱去赌博，颜太公也是一笑了

事：“男孩子赌赌玩玩又有何妨。况且，拿自家的钱，不算偷。”而，对画眉的女

扮男装进赌场（虽然是画眉女扮男装才查出了十两银子的下落），他表示极度的无

法容忍，责问之后又认为她与玉郎的换穿衣服实属不成体统。听了二媳妇的挑拨，

颜太公更是怒火中烧，专横地下了命令，要她们明日便成亲。  

  纵然是不讲理、不通情，老太公惦念着婚后的画眉即将远行、身无盘缠，在她

们新婚夜他还是揣了 10 两银子去往新房，担心孙女远行将面对的风沙坎坷。念叨

间，观众依稀看见了老太公心底那份最真的对晚辈的疼爱之情。  

  看到这里，与其说太公的重男轻女令人又气又恨，毋宁说太公在那个封建时代

思想的熏陶下是不自觉形成这样的思想的，应该说，太公盼子传家业的观念无可厚

非，令人不能苟同的是他对孙子的太过宠溺，及对孙女的太过刻薄。  

  令人印象深刻是：须发皆白的颜太公被封家的差役赶出家门，他颤抖着跟差役

辩理，见几番辩解差役不理时，终于记起了孙女和孙女婿。皮老虎说，你当初赶她

们出门，他们如今不会帮你的。皮老虎的话触到了他的痛处，他无言再辩。眼见二

儿、二儿媳皆已被顷刻的变故逼得上吊，连身上一件长衣也被剥去，他瑟缩着流浪

到了街头……  

  恰在子龙投亲发现真相、威胁勒索画眉之后，颜太公也寻到了孙女府上，一句

句“画眉！——玉郎！——”苍老的声音，透着对往昔的后悔，透着对孙女的期

盼，台下的观众，不由为这个老太公阵阵鼓掌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廖琪瑛 

  久闻廖琪瑛这陆派小生之名，直到《风雪寒梅李三娘》，才亲眼看见她的身

影。虽然看她的第一个角色竟然是旦角，但她的吕派也早已令我不止一回地震撼。 

  听过她的磁带专辑，里面那段《凄凉辽宫月》我百听不厌，深切的深宫哀怨、

句句责问、声声控诉，那么浓厚的吕派神韵、恰到好处的小花腔，我只憾自己无缘

亲听她的唱腔。  

  舞台上，岳氏听得咬脐责问她为什么瞒他骗他，全不顾念她十六年的养育，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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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不肯再唤她一声娘时，肝肠寸碎，却又忙着劝老爷又劝咬脐。深明大义的她，让

老爷不要责怪咬脐、让老爷去接回三娘：“妾愿侍奉伴妆台——！”  

  廖琪瑛的表演层层递进、感情把握准确、极有震撼力，让观众也感染了岳氏的

那份爱子之情，以及她疼惜同为女子的三娘十六年苦处的寸寸柔情。  

  尽管旦角演绎的岳氏精彩，我仍然期盼看到她的小生——陆派小生。《画眉》

的上演，我终于看到了这个陆派小生，这个令我魂牵梦绕数年的小生。  

  跟随姑母在颜家长大，周玉郎有着寄人篱下的感慨与畏怯；而，多年受四书五

经的教诲，他甚至囤于读书人身份、不敢进赌场去找回子龙。画眉一气要自己去寻

子龙，要跟他换男装衣裳……廖琪瑛以细碎的脚步、吞吞吐吐的言语，显示着这个

多年生活在人家屋檐下的少年内心的胆怯重重感慨与凄惶。  

  洞房花烛本该是人生大喜，而被迫草草成亲的玉郎与画眉，在简陋的新房为第

二天的远行赴家乡万般愁苦。多年的两情相浓，玉郎款款深情劝说着对前途一样迷

茫的画眉。轻轻细语，以温婉的陆派徐徐吐出唇间，听来尤其入耳贴心。  

  大幕再度拉开，已是数年后的玉郎。经历数年与画眉甘苦与共的教书生涯，周

玉郎一改少年时的穷酸与迂腐，换了另一种状态、另一种心境。和女扮男装的画眉

同去赶考，画眉考中而他落孙山，玉郎以略升了几度的陆派格调唱出数年的艰辛，

以及名落金榜、夫不如妻的的尴尬。他在巡按府的后厅坐立不安，面对万卷藏书他

心神不宁，便生出主意要出外访师苦读，待扬眉吐气、金榜题名再来见爱妻画眉。

而，经画眉责怨他不该似爷爷一般看不起女孩、认为只有男子中功名才天经地义，

他彻然醒悟，决定留下攻读，并诚心拜画眉为师。此时的周玉郎，更是一个难得谦

逊的好书生，一位理解妻子为女子扬眉吐气、欲酬报国之愿的好丈夫。  

  我忍不住感慨，无缘看她主演的《珍珠塔》，如今看这么一个书生周玉郎也算

一了心愿。想来《珍珠塔》中的方卿，该是又一让人耳目一新的角色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舒

锦霞  

  这位梅花奖得主，优秀的王派传人，在看过她的两个角色演绎后，我真正感慨

于她唱腔之精致、表演之细腻、刻画人物之声情并茂……太多的太多，实非简单的

文字所能表达。  

  舒锦霞的王派丝丝入扣，娓娓道来，把三娘的等待、委屈，不轻易屈服于恶兄

嫂的刁难折磨的坚强与韧性表现得动人心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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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忘不了，瓜园寻夫、不顾身孕急急赶去告诉夫君兄嫂的计谋、深情爱夫的好三

娘；忘不了，在恶嫂不肯给一把剪刀的情况下，风雨夜自咬脐带产子的苦三娘；忘

不了，在兄嫂逼她嫁商人时，凛然无畏、顾自洒麦推磨的坚贞三娘。兄嫂步步紧

逼，她终于忍无可忍，一字一顿吐出：“你们若要将我逼，一口渔塘两条命！”这

话语间的辛酸与恨意，令人震颤！作恶心虚的兄嫂更是被吓得后退，最终只好想出

关住她、折磨她的法子：日挑水、夜挨磨。  

  日挑水、夜挨磨，三娘数星星、盼夫君。坚信夫君如她一般心坚如磐，她心中

的希望之灯仍在顽强地闪烁。悠悠十六载，不是一段常人能忍受的岁月，然而，三

娘熬过来了，熬到了风雪日，在井台边救起一只受伤的白兔，她触景伤情、手抚白

兔如见失散十六年的咬脐郎。眼见白袍银盔少年郎，一股久违的暖意拂过心间，可

是，她不敢想，她已被“肉做的磨盘”磨得只会每日挑水、推磨。  

  似曾相识的小将军赠的玉兔捎来刘郎的消息，终于盼到云开雾散日。面对风雪

夜归的知远郎，桩桩不及细诉、件件如何一一道来？三尺磨房、千斤石磨、风雪井

台、苦水渔塘，漫漫十六载，冬复春、晨复昏，经历了多少死与生！是十六年前瓜

园分别之际，刘郎的一枚玉兔、一番誓言，支撑着三娘挑尽千担水，磨房孤灯盼黎

明。日盼夜等，手推磨杆等夫君。“谁知道磨杆未断情已断，我心似麦面碎纷

纷！”此刻的三娘，不敢相信刘郎已经抛她再娶，面对刘郎再一次的点头确认“我

已奉旨成婚！”她一颗等待了十六年的希望心灯骤然破灭，她感到十六年的等待一

朝落空，不由心冷心碎：“你成了身在咫尺、心隔天涯的陌路人！”十六年不曾被

苦难吓倒难倒，此刻，她跌倒在地，缓缓的语调，诉说着刺心铭骨的心痛！  

  为三娘流泪，感动是因舒锦霞以情动人的演绎。而，在五一演出周前推出的

《日落日出》现代戏，则令我再一次为舒锦霞的演技喝彩！从传统戏到现代戏，从

苦三娘到一个市长的二奶、一个扮作保姆混入检查组副组长家的来自乡下的女孩—

—方小荷。  

  进剧场前，除了知道《日落日出》是反腐倡廉主题的现代剧，我丝毫不曾过问

此戏的内容。记得，在座位边我还问了这么一句：“今天舒锦霞有角色吗？”被问

的人笑：“当然了！她是主角。”其实，我只是喜欢看完戏再去读剧情简介。我偏

爱那种在剧场让剧情在我眼前徐徐展开的感受，享受一份份演员带给我的惊喜，诧

异于一个个转折与高潮。  

  出场的舒锦霞，揣一个包袱，怯生生站在门外，我无法估量她的身份或地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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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知道她叫方小荷，一个来自大山旮旯的小保姆。这个谜一般的人物，她喃喃自

诉，说自己进了一个深渊、一个陷阱；她夜晚听见雷声会怕，她听见主人宋云天回

家也怕；她行动诡秘，从病人怡冰枕头下抽出一叠剪报，她为市长说情，还假说是

听菜场里的人谈论才知道此事的。方小荷，她——是谁？究竟是何身份？  

  风雨夜，偷听到调查组的紧急电话，她终于露出了真相。她取出手机要给人报

信，然而电话没人接，静谧的夜空回荡着手机长长的“嘟—嘟—”声。她收拾包袱

急急要离开宋家，大门竟然不碰自开，她吓倒在地：电闪雷鸣，门外赫然站立披着

雨披的副市长林一山……  

  林一山要求她继续在宋家。方小荷脱口而出“他和你不一样”的话，体现了她

是非分明、善良纯真的本性。当林一山甚至要她作出更过分的事时，她大叫：“不

——！我不愿！”声调里，满是凄凉、满是无奈。而，直到此刻，方小荷才意识到

自己已经真正掉进了旋涡……  

  她不知道怎样拯救自己，鬼使神差下，深夜敲开了宋云天的门。这时的方小

荷，迷茫而无奈。可是，她不知道出路在何方，只好任由自己一步步滑向深渊…… 

  如果说，李三娘的角色还是很符合舒锦霞的王派风格的，加之古老的南戏传统

给剧目和人物赋予了深厚的底蕴，使得她演绎李三娘得心应手，那么，《日落日

出》这样一出现代戏，方小荷这样一个从山村少女蜕变成市长二奶，禀有纯良的本

性却被市长一回回利用，不自觉步向悬崖深渊边际的“保姆”，是完全另一种风

格，全新的一个人物。看得出为塑造这个人物，舒锦霞用了很深的心思在理解，不

单单是动作、脚步、身段上的改变，连多年的王派唱腔，她也改换一新，适心情、

场景而变。剧场中有观众说：“舒锦霞还是李三娘的王派唱得好，这方小荷，不像

王派了。”我接上话：“那又没关系，演不同的人物，何必用一样的王派，改一改

变一变，不是很好么？”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后记 

  5 日下午看完《孟丽君》，我匆匆赶坐 5点的长途车回学校。一路颠簸，无聊

际翻开车上的报纸，瞥见文化版讲的正是浙越的老人越剧周，醒目的标题曰“剧院

里人多了，剧院外黄牛少了”。  

  看内容，言及“曾几何时，普通老百姓、普通劳动者成流言处团体眼中的‘空

气’，他们买不起上百的票，只会老老实实地喜欢。”“献给寂寞的、拮据的、辛

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的节日礼物，同时也是杭州演出团体通过市场化路线，满足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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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劳动者文化需求的一次尝试：在没有企业包场……完全靠门售，让每个有需求

的人来看戏的前提下，剧团在杭州能不能演出？”  

  记得《日落日出》演出说明书有这么一行字：“我们走过了五十年编演现代戏

的风雨路程，今天忽然将一个“现代越剧”的概念提交到您的面前，期待您的关

爱……”  

  我为这个以男女合演为特色的浙江越剧团感动了。他们为老人献上文化礼物的

创意，让人感慨其真正为观众所想，让人佩服其低票价赢上座率的胆量。经过五一

的尝试，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：出好戏、好演员，高质量的演出，剧团完全可以

靠售门票赢得观众、赢得市场！ 

 




